
這座城市迎來了一年一度的萬聖嘉年華，全部人都盛裝打扮去街上遊蕩，各種妖魔鬼怪、奇形

異種的生物在街上歡慶。 
狼人跟吸血鬼坐在露天的桌子邊喝著啤酒，魁武的牛頭跟馬面在扳手腕，小小的南瓜傑克和

白幽靈嘻笑著穿梭在人群中。 
來自不同地方的惡魔和鬼怪聚在一起愉悅地玩耍，彼此相處融洽，拍著手看無頭騎士和薔薇

夫人跳一曲華爾滋，大家尖叫著跳進去一起舞動，禮服的裙襬旋轉又旋轉，像一朵朵絢麗的花朵綻

放。 
旁邊的攤販賣著熱食和酒，還有手工的點心和飾品，女孩子們聚在一起，吃著甜食，桌上擺放

蒐集來的寶石和飾品，她們輕輕笑著，羽毛面具遮掩了半臉，紅艷的唇彎起勾人的弧度。 
 
漠從鐵面具往外看就是如此荒唐的一幕。 
吸血鬼、混血、人類，一個個披著偽裝混入人群，大聲地歡呼，興奮地伸出獠牙和舌頭，舉起雙

手舞動、尖叫著加入慶典。 
因為今日是萬聖嘉年華，所以就算露出了真身也不怕被人類看，整個城鎮群魔亂舞，誰會懷疑

身邊的吸血鬼的尖牙露出來向著自己，真的是吸血鬼嗎？ 
 
漠提著血淋淋帶有鏽斑的大砍刀，默默地站在廣場一角，他的周圍清出了一小塊空間，在這大

家都很開心的氛圍中，他硬是切開了自己的安靜空間，令其他人不由自主地繞開。 
空氣中混雜太多味道，漠能聞出旁邊一百公尺有兩個吸血鬼帶著一個喝醉的人類準備往暗巷

走，他握著刀走過去，然後在他們彎進去之前，大刀插入了牆壁堵住了路。 
 
「你、你幹嘛！」 
兩名吸血鬼抖了抖，回頭看到一個屠夫帶著鐵面具，他裸著上身，只穿一件長圍裙，手上隨便

纏著布條，一雙深黑的雨鞋。全身上下都有個共同點，就是帶著新鮮或者乾涸的血跡。而且這把刀上

的鮮血看起來濃稠暗紅，一聞發現血的味道快要乾涸，可以推斷是不久之前真的插進誰的身體再拔

出來，而不是隨便抹上的顏色。 
「我們只是帶朋友去旁邊休息……」 
其中一個試圖解釋，但鐵面具沒反應，他就靜靜地不動，兩個吸血鬼發覺自己可能是遇到知曉

他們身分的人——這時候會來阻止他們的就只有夜巡者協會。 
比較衝動的那個亮出獠牙就想上去教訓，但一動，鐵面具裡一雙眼看了過來，漆黑無光的雙眸

讓人感覺到沉悶的壓力襲來。他們頓時背後發冷，放下人類後慢慢地往後退，退到陰影後隱形離開。 
漠抽回刀，確認周圍沒有那兩個吸血鬼的味道後把醉鬼往外拖，打了個暗示後就讓負責善後

的小組把人類帶走，然後他站回原處，繼續看著人群。 
  
夜巡者協會今天就是怕有吸血鬼趁著萬聖嘉年華偷襲人類，所以他們也裝扮各種模樣混進了

人群裡，到處巡邏跟監視，避免玩瘋的吸血鬼做出蠢事，讓人發現吸血鬼的存在。 
也因為這樣，到處都有各種各樣的犯罪行為發生，不管是人還是吸血鬼，都被各自的執法單位

抓走帶出去。畢竟在這樣的氣氛下，大家只想著歡慶和玩樂，沒有人在乎身邊的是誰，防備心低。 
 
「那兩個蠢貨出了巷口還想犯，馬上被抓。白癡嗎？」 
莫爾的聲音突然出現，漠往旁邊挪了挪，自動拉開一個距離，提防莫爾靠過來。但他料想錯了，

莫爾直接站到他的前面，把鐵面具掀開，然後親了一口。 
「幹嘛把臉遮住？」 



漠皺著眉把面具從莫爾的手裡搶過，戴回原處，面具底下翻了個白眼。 
莫爾伸手攬住漠的腰，他能從面具的雙眼位置看到漠嫌棄的眼神，肯定在說這面具就是為了

擋他用的，不過哪有什麼用呢。 
「你剛換好衣服就跑出來，我還沒看夠欸。」莫爾靠著漠的耳邊低喃，手從腰往上摸到背後，摸

到一片光裸的背。「我突然有點後悔讓你穿這件。」 
 
漠翻了個白眼，他本來想說「屠夫」的角色形象，勾不起莫爾的注意。莫爾也的確對他沒有「性

趣」只是覺得扮裝好玩，還想讓漠試試科學怪人，畢竟角色形象都面無表情，扮起來肯定像。 
漠拒絕當娃娃，拿了屠夫的衣服打算趕快換一換出去巡邏，莫爾馬上湊過來「親手」幫他，還讓

他「乖乖」配合。漠的表情已經可以是黑得滴水，想要拿旁邊的大砍刀把莫爾砍對半。 
但他只能心裡想想，歪著脖頸在家裡任莫爾胡鬧了一小時才出門。 
 
莫爾把漠困在牆邊，後面的人群沒有特別注意這邊，事實上街上很多角落或是人群裡，大家藉

著氣氛跟酒，各種胡來。 
漠是這麼覺得，但他們比他想的還要吸引人的目光。 
 
兩個高大的男子，一個戴著面具看不到臉，他手拿大砍刀，身上濺滿鮮紅與深褐色的血跡，看

起來是血腥冷酷的屠夫，令小孩害怕顫抖；另一個穿著整齊的執事服，戴著白手套，馬尾用紅色絲帶

綁起，俊美的側臉帶著一點邪氣。 
不同氣質和裝扮的兩名俊男緊貼在一起，曖昧的氣氛圍繞在周圍，有人餘光瞄到執事的白手

套伸到了屠夫的背後，屠夫僵住掙扎了一下，撇開頭像是在隱忍什麼，偷窺者不禁多喝了幾口酒水

降降溫。 
唉呀、這一對看起來有點情色的味道，看他們調情看得讓人難耐。 
 
後背被來回摩娑，漠按著莫爾的一隻手想制止，他卻準確地按在腰上的一塊軟肉，讓他動彈不

得。莫爾靠著他的肩膀，嘀咕著街上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漠的半裸體，想想就很不爽——這是他

的！ 
漠沒好氣地把手打掉，就只有莫爾這個神經病才會覺得他這個一個大男人會被覬覦。 
「我說真的！你不知道自己的背多——」 
不等莫爾說完，漠馬上伸手捂住他的嘴，他說出來的話肯定不能在這種公開場所給人聽的。莫

爾樂了，這種掙扎就像抓著貓咪要埋牠的肚子，貓咪不肯，前腳伸出來使勁阻止主人。 
想想就覺得可愛，莫爾嘴角愉悅地彎起，手正準備抓住漠的手繼續跟他玩，他卻突然抬頭看著

某個方向。 
漠因為莫爾突然安靜下來跟著看過去，他的五感沒有純血好，但能讓莫爾停止對自己的調戲，

那表示有事發生了，而且還很不妙。 
 
「血的味道。」 
莫爾皺起眉頭，這麼遠都能聞到血味，出血量肯定很驚人，一個人、兩個人……應該不只。 
「嘖！那群廢物到底除了製造麻煩還會做什麼？」 
漠看到同條街的幾組巡邏成員往那個方向過去，看了一眼莫爾，詢問他們是否該跟上。 
莫爾抓了抓脖子，挺想讓低能的吸血鬼去死，但出事的是他們這條街，有問題他們還是得負

責。 
「煩死了——走！那些傢伙到底是怎麼狩獵的，這麼爛還敢出來丟人現眼！」 



 
聽到狩獵，漠的眉頭皺了起來，他不喜歡這個詞。 
說的好像人類是低於吸血鬼的生物，只是吸血鬼的食物。 
他也想起他們處理過多少案件，吸血鬼不是因為餓而襲擊人類，有些是為了好玩，看弱小的人

類在他們手下害怕，又或是被吸血鬼的美貌吸引，露出癡迷的表情任他們吸血——人類就是這麼容

易勾起上位者的征服感與嗜虐心。 
最後不管如何，人類就會像個玩膩的布娃娃一樣，殘破的身軀丟在鮮豔的血泊中失去溫度。 
 
弱小、愚昧、恐懼、毫無抵抗之力。 
在吸血鬼眼中，他們人類就是這樣的吧。 

 
周圍的人們還在狂歡，莫爾先走在前頭穿過人群，漠停下腳步，人們的熱鬧突然感覺不到，他

覺得世界安靜了下來。 
他替人類感到悲哀，但他卻也已經不是「人類」，是個身體流著一半他最痛恨的吸血鬼血液的

混血。身體會無法控制吸血的本能和衝動，他不能走在陽光下，外貌的成長速度也慢了下來。 
漠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掌，他的同類已經不是人類，卻也不是吸血鬼。有些純血看不起混血，他

也不想被歸類在吸血鬼那一方。 
 
——他是誰？ 
 
漠覺得自己站在了一個灰色空間，人們在享受嘉年華，他卻無法融入。 
現在還要跟著吸血鬼去看吸血鬼怎麼襲擊人類，然後什麼都不能做，只能口頭訓誡讓那些該

死的吸血鬼回去反省自己。 
哈！真是諷刺！ 
 
漠緊握著大砍刀，他有股衝動，他想把這把刀砍掉那些天殺的吸血鬼的四肢，讓他們在地上爬

，少用那種高於一等的眼神藐視，然後在他們面前把他們重要的血放光，太吵的話，舌頭就不要了

吧。最後穿過他們的心臟，把他們釘在鐘塔下，讓人類看看他們周圍藏了多少這種邪惡的生物。 
而他這麼做，肯定會被抓出來，吸血鬼會憎恨他，人類會噁心他。 
 
到頭來他還是一個人。 
 
前方的莫爾好像發現他沒跟上，回過頭想去拉他，漠往後一步——正確來說是被一名小女孩撞

到歪了一邊。他低頭一看，女孩搖晃了一下，跟他說聲對不起後很快地跑掉。 
漠的眼睛卻驚訝地放大，他不經意地看到女孩的側臉，眼神充滿不敢置信——怎麼會？怎麼可

能？ 
他瞪著快速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耳邊聽到莫爾在叫他，他沒有回應，馬上轉身追著女孩。 
「漠！？」 
 
漠撥開擁擠的人群，靜止的空間湧入了聲音和顏色，女孩的個子嬌小，可以輕易地在大人間穿

梭。漠一直盯著女孩，怕跟丟了她就沒辦法向她問清楚，她是不是、記憶中的……但怎麼可能？ 
不可能的，這絕對不可能會發生在他的眼前。因為漠見過女孩，她不可能還活著。 



記憶中的女孩在自己的眼前大聲地尖叫著，而他躲了起來，從木桶的縫隙中看到她被掏出內

臟、被撕成碎塊，隨便地丟在地上任意踩踏。 
 
女孩的長髮揚起，漂亮的琥珀色在燈光照耀下偏金色——就像漠自己的髮色一樣。 
他那被吸血鬼殘忍殺害的「妹妹」怎麼可能會在他的眼前？ 
 
漠追著「妹妹」追到了好幾個街道外，他知道莫爾一直在後面喊他，語氣也越來越氣急敗壞。莫

爾比他還要強大，可是他居然甩開莫爾，追著「妹妹」到了別的區。 
人煙稀少的街道，一整排廢棄的公寓，路邊的瓦斯燈壞了好幾個，根本沒辦法揮開陰冷的空

氣。 
 
最後她停了下來，漠也停下腳步。 
漠拿掉臉上的面具，想出聲喊看看眼前是不是真的人，但他張了張嘴卻一點聲音也出不來。 
他不是真的啞巴，難道是因為太久沒使用，所以忘了怎麼出聲嗎？ 
漠焦急了起來，他要確認、他必須要確認！ 
他在回想著如何發出聲音，也回想著妹妹的名字。 
漠按著喉嚨，像是無法呼吸的魚，在岸上絕望地掙扎。 
 
「妹妹」轉過了身，歪頭對漠一笑。 
漠往前一步伸出手，卻看到眼前的「妹妹」的脖頸突然往旁邊歪斜，像是被外力扭曲成詭異的

角度，接著她頸子上的大動脈被扯撕出一大口子，噴灑出的鮮血濺上了漠伸出去的手。 
 
「哥哥……為什麼……」 
女孩的臉色慘白，腦袋垂在一邊，黑色的眼睛無神地望著漠，一張嘴血就從嘴裡湧出，血慢慢

地流到了漠的腳邊。 
「為什麼你還活著……好痛喔、我好痛……你為什麼沒跟著我一起死……」 
漠的臉色比以往還要蒼白，他搖搖晃晃地往前一步，靴底黏膩的感覺令他掛在臉上的「面具」

破裂開來，露出他真實的情緒，痛苦、悲傷、迷茫。 
 
「好痛喔……好痛喔……」 
漠想跟她說不痛了，哥哥在這，哥哥抱抱……等等帶你去後院盪鞦韆好不好？ 
 
「好冷又好痛……哥哥……你一直看著……」 
女孩瞪大了眼睛，尖銳的叫聲刺耳地劃破夜晚，刺進他的耳膜，高頻率的聲音令腦袋發疼。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漠的眼眶慢慢地起了水霧，他也想問為什麼？ 
他為什麼還活著，變成了現在這副模樣，他為什麼那一晚躲起來沒有一起去死？ 
為什麼吸血鬼找到他卻不殺了他，讓他活著，成了吸血鬼的禁臠，還變成混血，苟延殘喘的活

在這世界上？ 
都是那個吸血鬼……一切都是莫爾——莫爾留下他，不准他逃、不准他死，耳邊總是能聽到他

喊著「你是我的！不准離開我！」 
他明明是自己的，他不屬於誰。想要去哪就去哪，不應該被禁錮在誰的身邊。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好痛苦……好痛苦啊…… 
 
「漠！」 
莫爾從不知道漠的速度有那麼快，但漠的反應太異常，心頭突然感到不安，最終莫爾還是追到

了人，抓住他的手，入手是一片冰涼。 
「你到底怎麼了？」 
漠站在空無一人的街道，被他拉住了手也毫無反應，急得莫爾把人轉過身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結果被他的眼神給嚇到。 
——比起以往更加絕望、更令人發寒的黑色瞳孔。 
他看不到一絲光芒，像是失去了生存的慾望。 
 
「漠！你給我醒醒！」 
莫爾握著漠的肩膀搖晃，他像是被晃回了神智，慢慢抬頭和莫爾的視線對上。 
「你看到什麼了？為什麼突然跑起來！」 
漠抿緊唇不回應，莫爾這時候真是恨死他的啞巴無語。 
「……算了，先回去吧。這邊不好說話。」 
莫爾不打算把人留在這裡繼續問話，他總覺得這邊有什麼東西在虎視眈眈，怪讓人不舒服的。 
 
漠被拉著離開，他回頭看著「妹妹」站在原處，臉上的泣血令他心臟一痛，然後他越離越遠，直

到黑暗吞噬了她。 
 
 
◈　◈　◈　◈　◈　◈ 
 
 
他們回到了自己的屋子，外面的月亮高高掛著，屬於吸血鬼的夜晚才剛到最熱鬧的時刻。 
莫爾稍微扯鬆了領口，走到窗戶邊把窗簾打開，回過頭還在念著漠這樣隨便亂跑，跑丟了怎麼

辦。 
「都已經過多久了，你不會還想跑吧？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我可不准你輕易離開我的視線，不准逃！」 
 
不准逃！ 
 
「你身邊只有我，也只能有我，你還想去找誰？」 
 
只剩他了。 
 



漠拖動著大砍刀，往前靠近莫爾，他似乎察覺到異樣回頭，看到漠舉起刀往他劈過來，臉色一

變，往旁邊閃躲，刀砍進了窗台，木屑飛濺。 
「漠！？」 
莫爾轉身再一次迴避拔起後再揮過來的的砍刀，他撞倒茶几和小櫃子，把花瓶碰倒在地，地毯

被弄濕，漠失去光芒的雙眼看過來，拖著刀像是索命的屠夫。 
 
都是你。 
 
莫爾躲了幾次，在客廳跟漠轉起圈圈，漠的行為太怪異，好像被抓走靈魂，只剩個空殼在行動。

他在思考到底他追丟漠的那一點時間能發生什麼事，一分心腳跟撞到倒下來的櫃子，往後一倒，漠

的大刀跟著過來刺穿了他的肩膀把他釘在地上。 
「嘶……哈哈，還真痛。」 
漠握著刀一點一點地把莫爾壓在地上，鮮血從他刺穿的洞流出。月光下，血與白光，成了一幅

詭異的畫。 
 
他有多少次幻想過把莫爾殺死，可是現在真的把他壓在身下，漠卻感受不到喜悅。 
莫爾把手伸過來抓著刀身，漠看著吸血鬼的臉上露出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笑，跟往常很像，可是

漠卻從中看出了一絲悲傷和解脫。 
「想殺我嗎，漠。或許我把你帶在身邊等著的就是今天。」 
漠睜大了眼睛，他一直以為莫爾把他留下是想當作玩具或是食物，不然把一個憎恨吸血鬼的

人帶在身邊，這不是腦子壞了嗎？ 
 
「我知道你恨我，也希望你能一直恨著我，這樣就算我真的死了……你也會記得我。」 
漠被莫爾說的話拉回了一些神智，他在思考莫爾說的到底是什麼歪理。就算被恨，恨到要殺死

他，也要記得他，這樣說的好像、好像是—— 
「或許對我來說這樣就夠了。」 
莫爾拉著漠的手讓他拔開，然後往心臟的位置對準後刺深一點。 
「這個世界上就只剩你記得我，只有你是我最……」 
 
漠頓住，本來施加在刀上的力量突然鬆了。 
 
是呢，這世界上，只剩自己記得他，也只剩莫爾記得自己。 
認識他的人早已不存在，記憶中父母喚他本名的聲音，只剩下淒厲的叫聲和一片鮮紅。 
 
後來莫爾帶他離開，給了他新的名字。 
即使是沒有經過他同意就取的名字，然後他就一直喊著「漠」，一直一直喊了無數次，他似乎也

開始認定自己是「漠」。 
名字那麼重要，是建立人跟人之間的樞紐。他早已經沒有歸屬的地方，屬於人類的那一部分早

跟著死去。 
莫爾讓他活過來，給了他混血的新身分，給了他名字……如果他現在殺了莫爾，那自己是不是

又會一無所有？ 
——沒有人記得他，沒有人會呼喊他……沒有人會抱緊他。 
 



 
莫爾讓他永遠記得，但是誰來記得「漠」？ 
 
本來莫爾想坦蕩地迎接死亡，卻感覺漠沒有動作而感到疑惑地抬頭，突然有液體滴落在臉上，

他順著往上看，表情變得錯愕和茫然。 
「漠？」 
 
一聽到聲音，漠緊咬著牙關，卻無法控制從眼眶湧出的眼淚。 
他不想那麼沒用，僅僅是意識到莫爾在叫他，就從心底深處由衷地感到喜悅。 
越是不想，眼淚掉得越兇。 
 
莫爾拔開大砍刀坐起來，漠順勢地放開，頭低垂下來，看到自己的眼淚落在莫爾的身上。他伸

手要抹去這令人羞恥的眼淚，莫爾的手就伸過來把自己拉向他。 
莫爾雖然暫時只剩一隻手能動，但還是能把漠壓在自己的肩膀上，把他抱緊。 
「你、你怎麼哭了？」 
莫爾的聲音聽上去顯得很驚慌失措，漠想想也是，他從來沒有在莫爾面前哭過，這大概是他情

緒最外露的一次。 
 
他不想解釋，也不想讓莫爾知道，他從頭到尾都經歷了多少的起起伏伏，而且都是因為他。 
莫爾結結巴巴地安慰著，漠把臉埋在他的肩膀，突然想笑。 
一開始箭弩拔張的氣氛變成了笨拙的相擁安慰，這整個事情到底是怎麼發展過來的？ 
 
他的眼淚停不下來，眼眶發熱，後腦杓被莫爾來回撫摸。 
「你到底怎麼了……今晚你一整個莫名欸？唉，別哭了啦……」 
 
漠也想說莫名其妙，他為什麼要哭成這樣還要被根本不是安慰的安慰給安撫下來。 
他抓著莫爾胸口的衣服，覺得自己有夠蠢。 
『太好了。』 
 
漠僵住，他微微抬起頭，看到蹲在莫爾身後和他近距離對上眼的女子。 
她在月光下顯得很透明，有種朦朧感，像是不存在的實物，她卻伸手摸了摸漠的頭，微微一笑

後站起身，黑色的長捲髮從肩膀滑落。 
『哭出來就好了，這樣以後也有人安慰你了。』 
漠張了張嘴，女子看到口型後，眉眼彎起笑得很溫柔，她把身上白色裙子的皺褶順平，往後退

了幾步，伸手把躲在陰影的妹妹牽出來，漠感覺自己眼淚又要停不下來。 
『對不起啊，那孩子這樣嚇到你。本來只是想來看你，好好地見你一面。』 
妹妹抓著女子的裙子不敢露面，被女子推了一把才探頭出來。 
『跟哥哥說對不起。』 
『哥哥對不起……』 
 
沒關係，沒關係的…… 
莫爾被他突然哭得喘不過氣嚇死，單手捧著他的臉，舔去他臉上的淚痕，然後把他抱緊。 



漠卻一直盯著莫爾的背後，他看到還有一名慢慢走過來的男子，帶著無奈的表情攬著女子和女

孩，他們三人站在窗前一起看向他。漠呆呆地看著他們，在想自己到底是看到的是幻覺還是真的。 
 
『不是你的錯，也不是他的錯。』 
男子對著莫爾搖搖頭，女子接著開口。 
『遇上這種事讓你難受了，不過我很感謝他讓你活著。』 
『現在你也長大了，變成一個男子漢了。這一次哭過以後，可不要——』 
『親愛的，長成了男子漢就不能哭是什麼道理，看他現在都像個悶葫蘆了！』 
『咳、好吧……總之，好好生活。』 
 
『媽媽希望你幸福快樂。』記憶中的媽媽和眼前的女子重合了。 
『爸爸祝你一切順利。』爸爸也帶著自己熟悉的笑容。 
『哥哥、我等你再跟我去盪鞦韆！』妹妹抱著媽媽的手對他燦爛一笑，不是那副悽慘模樣。 
 
「漠？」 
他被捧著臉對上莫爾滿是擔心的雙眼，淚水使眼前模糊，唯獨這雙鮮紅的眼清晰可見。 
漠再看向窗邊，只剩月光下漂浮的光點。 
莫爾依然喊著他，等著他的回應，他下意識地回抱住莫爾。 
 
吸血鬼的體溫有點涼，一點都不溫暖。 
他卻感到安心，不知道是身上的味道很熟悉，還是其他什麼。 
 
這一晚真的很荒唐，他看到了已經死去的家人的鬼魂；他還對莫爾動手，卻突然發覺莫爾對

他、他對莫爾的某些重要性。 
漠感到頭暈，他閉上眼把自己埋進莫爾的頸窩，意識慢慢飄遠。 
 
他好累，那些都等他醒來以後再去思考吧。 
 
 


